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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恩格斯晚年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深入地

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坚持彻底的民主制原则，强调要坚持召开党的代

表大会。他将党内批评置于工人运动生命要素的重要地位，指出无产阶级政党

内部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刊物可以自由开展批评

与讨论的思想。他注重用科学的方式对待党内的斗争，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用

最充分的自由、最民主的讨论方式来解决不同思想派别的斗争，“消化”从其他

阶级和阶层加入党的成分。他用理论和行动充分诠释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恩格斯的这些思想犹如炫彩夺

目的珍珠，至今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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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马克思

恩格斯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

时，就摒弃了落后的，充满密谋、宗派和等级色

彩的绝对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的原则。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

属性。１９世纪末，无产阶级政党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和壮大，与此同时，党内成分日趋复杂，党

内矛盾日益增多，党内民主成为一个愈发重要

的问题。恩格斯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党内

民主作风上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宝

贵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建

设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党的“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真

正民主的政治组织，政党内部必须坚持彻底的

民主原则才能从落后的、狭隘的宗派主义泥潭

中走出来。他们曾经指导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第一国际等，都是基于这一原则的。１９世

纪下半叶，一大批社会主义组织或政党在欧美

各国纷纷建立，如何将这些新兴的组织或政党

建设成完全民主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围绕着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恩格斯从党的组织

原则上作出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思考。

其一，建立民主的组织结构。在对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历史回顾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

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

表大会构成，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区部委员会

是各区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是本省各

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

力执行机关，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和最高

权力机关［１］。恩格斯认为，这种各司其职又彼此

关联的组织结构既能较好地体现全体组织成员

的利益诉求，又能有效地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其二，实行党内选举。在无产阶级政党内

部，机关所有的委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

举始于基层组织，通过逐层选举、逐层授权的方

式，选出从基层到中央的委员。选举产生的委

员遵循严格的任期制度，任期满后必须重新当

选才能连任。同时，选举者对被选举者有罢免

权和撤换权［２］。恩格斯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无

产阶级政党组织的民主原则，他说：“它的各委

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

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３］２０７

其三，实施党内民主讨论制度。《共产主

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要定

期召开会议，组织党员共同商讨党内重要事宜。

恩格斯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恩格斯对共产

主义者同盟将同盟章程先交付各支部讨论，然

后由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的做法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同时也对代表大会关于立法性决议

交各支部讨论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许。恩格斯

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

民主制度进行”［３］２０７。作为一种组织原则，民主

制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

志，也是其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

在上述基础上，恩格斯还着重强调要定期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认为，坚持召开党的代

表大会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首先，党的代表

由各地党员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把

基层党员的意见带到大会上，相互讨论，彼此补

充，集体商议，最后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

主表决，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决策的民主性和科

学性，促进了党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体决定党内

事务。其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党代表可以代

表广大党员对党内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的讨

论，并对重大的问题进行商量和决定，聚集众人

智慧，解决党所面临的问题，从而避免党内出现

独裁和个人专断的行为。再次，无产阶级政党

可以通过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与时俱进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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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甚至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形势。恩格斯指出：“让全党哪怕一年有

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

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４］４８２

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无产阶

级政党要克服困难坚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１８７８年，德国俾斯麦政府推行《反社会党人

法》，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

地下，党的代表大会被迫停开。１８９０年，俾斯

麦政府垮台，社会民主党刚刚恢复正常，恩格斯

便开始敦促他们尽快恢复代表大会制度。在指

导第二国际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也强调要战

胜一切困难，坚持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第

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德国社会民主

党在海牙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商定关于代

表大会召开的事宜。但是，法国社会主义革命

工党却拒绝参加会议，并否认有关决议。受他

们的消极影响，法国马克思主义派也产生了动

摇，并提出改变大会召开日期的要求。恩格斯

知悉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给拉法格的信

中，恩格斯严肃地指出，无论如何都要确保党的

代表大会能顺利召开，因为“任何危及大会召

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重新提出日期的问题，

势必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和纠纷”［５］１６５。在恩格

斯与第二国际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巴黎代表大

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坚持民主制并非实施无政府主义。

恩格斯晚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维护

党的纪律和权威。必要的纪律和权威可以防止

党员个体随心所欲和各行其是，可以避免基层

组织自成一体和各自为政，从而使党的组织形

成统一意志，采取统一行动。同时，无产阶级面

对的是掌握国家政权、拥有强大社会力量和政

治力量的统治者，唯有把“一切力量捏在一起，

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３］５００，才

可能以弱胜强、击溃敌人。因此，纪律与权威都

是必要的，失去它们，无产阶级政党将会变成一

盘散沙，陷入瓦解状态，更遑论取得斗争的胜

利。在批判巴枯宁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恩

格斯指出：“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

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

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

权威用得太少了吗？”［６］在谈及德国社会民主

党时，恩格斯不无自豪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

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

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

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７］显然，对于

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纪律和权威是必要的，必须

积极地维护和服从，并运用它来争得民主。

此外，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权威与自治、

民主与集中并非绝对的关系，而是会随着无产

阶级政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的。恩格斯曾

在第一国际时期，因反对巴枯宁等的无政府主

义思潮而着重强调了党内集中和权威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议会主义

盛行，党有可能蜕化变质的危险，又特别强调党

内民主。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

同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对权威与自治、民

主与集中的态度是不同的。

　　二、“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应该有比以往所有政

党更为广泛的批评自由。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

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马

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观点。恩格斯晚年更加

重视党内批评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一个日

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在纷繁复杂的问

题面前，所有党员不可能在任何场合下都观点

一致，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和争论

是完全正常的，而解决党内分歧的最民主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开展批评，绝对自由地交

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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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党内团结与和谐的重

要途径。开诚布公地讨论与批评能更好地帮助

党员认识自身的错误，能使党更全面地认识路

线、方针、政策的利弊，从而团结一致，奋勇前

进。他非常反对压制党内批评的行为。针对欧

洲一些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用粗暴方式压

制批评的做法，恩格斯予以了严厉的批判。

１８８９年，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改良派与革命

派在是否与资产阶级农民党结盟问题上产生意

见分歧。占统治地位的改良派不仅不接受革命

派的意见，而且还取消了革命派代表格尔松·

特里尔中央委员的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恩

格斯知悉后，对改良派不分皂白的行为进行了

尖锐的批评，并指责他们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

无异于秘密团体的行径。恩格斯指出：“工人

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

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５］３２３－３２４恩格斯还进一

步指出，为了党自身的发展，党内批评要尽可能

真诚、坦率，要“满怀善意”，“也没有任何理由

发火”［４］３７。

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勇于

自我批评。襟怀坦白地开展自我批评，不仅能

使党学会更好地工作，更能表现出党的巨大内

在力量，使党经受住考验，得到更广泛的人民群

众的支持。１９世纪末，为了打击右倾机会主义

在德国无产阶级党内的发展趋势，恩格斯决定

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为反

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而撰

写的著作。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为了与拉萨尔派合并所表现

出的妥协态度和投降主义行为。对此，德国社

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领导人担心这种尖锐的自我

批评公开化会给敌人提供诽谤党的机会。但恩

格斯却认为，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必将引起敌

人极大的惊愕，彰显出党的巨大内在力量。也

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具有如此巨大的自我批评

的勇气，才能够经受住这种严峻的考验。

为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使党内批评更好

地进行，恩格斯十分重视党刊的作用。恩格斯

晚年一方面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刊“传声筒”的

作用，对党的纲领、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对党内

成员进行教育，对敌对势力进行反驳批判；另一

方面又指出，党的刊物还应该“在纲领和既定

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

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

纲领和策略”［４］５２５。也即是说，党的刊物可以自

由地开展批评和讨论。

恩格斯将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指导无产阶

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１８８６年，德国国会提出支持殖民主义的轮船航

运津贴法案，国会党团中的多数人主张投赞成

票并使该提案得到通过。而党的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刊发文章表示反对国会党团

的行为，广大党员也纷纷在报上发表意见支持

报纸编辑部。议会党团为此对报社进行威胁，

这更加激起了广大党员的愤怒。最后议会党团

表示妥协，才使该件事平息下来。恩格斯在整个

事件中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和

支持。他认为，这是党内批评自由的必要。

恩格斯还反对将党的刊物“国家化”。他

认为，使党的报刊“国家化”的行为令人感到离

奇。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上

有人提出要赎买所有新创办的党刊并改为党的

正式机关刊物的建议表示了明确反对。在给倍

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你们的报刊

‘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４］５２５恩

格斯建议，为了更好地利用党的刊物的批评和

讨论作用，应该在党内创办一个形式上独立的

刊物。“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对党的某些步骤进行批评。”［４］５２５

当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恩格斯的这些主

张都只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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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党内民主而提出的思想，并不具有普适性。

但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党内可以充分讨论和自

由批评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思想是党内民主不可

或缺的内容。

　　三、正确对待党内“温和派和极端

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

　　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是无

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是顺利开展革命斗争

的重要保证。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中

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然伴随着温和派与激进

派的斗争。尤其是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

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益壮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农村手工业者、小农等进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同

时，资产阶级统治者也不断加强对无产阶级政

党的腐蚀和分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党

内出现，引起了意见分歧，造成了思想混乱，损

害了党的思想统一。恩格斯以其博大的胸襟指

出：“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

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

的。”［３］５５１无产阶级政党要用最充分的自由、最

民主的讨论方式来解决不同思想派别的斗争，

“消化”从其他阶级和阶层加入党的成分。

恩格斯将这种观点贯穿于与无产阶级政党

内部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之中。在与德国社会

民主党内出现的“青年派”的斗争中，恩格斯最

初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他认为，“青年派”中

的很多人原本是可以很有作为的，因此，要尽可

能地运用自由讨论的方式来达到统一。他数次

写信给“青年派”，明确指出他们用唯物史观作

公式、贴标签的错误倾向，向他们反复阐明，要

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他还写信给党的领导

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左格尔等，批评德国社

会民主党威胁要将“青年派”开除出党的做法

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不是着眼于有说服力

地证明这种行动对党的危害，而仅仅是着眼于

对成立反对派的谴责”［５］４３６。

即便是“青年派”被开除出党以后，恩格斯

在给拥有较多“青年派”朋友的康拉德·施米

特的信中还指出：“政治上决裂了，私人友好往

来还是可以保持的……您还可以对您的老朋友

施加一些好的影响，促使他们走上科学研究的

道路，而不再自吹自擂。”［４］４６４恩格斯认为，只要

“青年派”的一些比较干练的人能够继续学习

还是会醒悟过来的。

在与第二国际和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

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恩格斯也充分运用

了民主的方法。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

主义者认为，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德国的政治局

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表示了真正的友好。因

此，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寻求在现有的国家制

度和社会制度基础之上的经济和政治的改良。

福尔马尔主张向资产阶级妥协，反对暴力革命，

认为社会主义者只要不断地宣传，争取更多的

选票和席位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福

尔马尔作为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合

法性斗争取得较大胜利的境况下，他的观点得

到一部分无产阶级党员的赞同，甚至连党的领

导人李卜克内西也为他辩护。

针对福尔马尔的观点，恩格斯提出了针锋

相对的意见。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得

到了壮大，但资产阶级统治者依然处心积虑地

要压垮他们。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掉以轻心，

而要坚持利用普选权、议会等合法性手段来充

实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直至决战的到

来。恩格斯对倍倍尔在《前进报》上对福尔马

尔的批判表示了赞许，认为其抓住了福尔马尔

的要害问题。同时他也批评了李卜克内西对福

尔马尔的辩护，认为他“所犯的右倾错误比倍

倍尔可能犯的左倾错误要严重得多”［３］６５７。需

要强调的是，恩格斯主张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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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争问题并不是调和主义，更不是姑息迁就。

恩格斯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集中统一

的党，党内不允许进行任何分裂党的派别活动。

当党内的思想争论和政治分歧涉及党的原则问

题时，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态度鲜明、积极斗

争。当组织的分裂无法避免时，就要做好周密

部署，选择有利时机，尽量让反对派自己先提出

从组织分离出去，避免对方把分裂的罪名加在

党身上的口实，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１８９１年

“青年派”在柏林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反对派政

党，并准备筹建“独立社会主义者联盟”，公然

搞党的分裂活动。恩格斯对他们予以了严厉的

批判，指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

并认为开除他们是必要的。他还批判福尔马尔

是“党内最危险的阴谋家”［４］２０２，如果不对他加

以反驳，党就要饱尝其恶果。

由上述可见，在恩格斯那里，党内斗争的目

的是克服党内分歧，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

结，巩固党的组织。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既要坚

持原则，又要注重方法，要用讨论的、自由争辩

的方法，而不是专制的压服手段，即便与机会主

义者的分裂成为不可避免，也应该表明“那里

充满着批评的自由”［５］４４１。唯有如此，党才能在

斗争中变得更团结、更坚强、更有力。

　　四、反对个人崇拜，倡导健康党内

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他们厌

烦所有歌功颂德的东西，摒弃一切助长迷信权

威的东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肩负起马克

思主义理论“第一小提琴手”的重任，并成为国

际工人运动中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领袖，但他从

不以领袖自居，而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恩格斯晚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平

等、民主的，党内要杜绝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

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将自己凌驾于全党之

上，要求广大党员对其唯命是从，甚至是对党内

事务独断专行，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就会蜕变成

密谋性质的宗派组织。防止个人崇拜，首先要

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者树立民主的作风。无

论领导者多么功勋卓著、资深望重，都没有任何

权力强迫别人服从自己，更没有权力压制党内

不同于自己的声音。“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

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

顺态度。”［４］７６－７７为了党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党

的领导人不仅不能颐指气使地对待党内的其他

成员，而且应该放下架子，虚心接受党内的不同

意见和批评。对于不同的意见要采取容忍的态

度，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不要热衷于强制

手段的做法，“不要器量那么狭小，在行动上少

来点普鲁士作风”［８］６１２。

同时，要充分赋予广大党员监督、批评党的

领导干部的权利。党员有批评和监督任何领导

人的自由，这是无产阶级党内民主的原则和体

现。恩格斯建议，广大党员“不要再总是过分

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不要再总是把他们

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４］３７。

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个人崇

拜现象，尤其是对他的老战友李卜克内西晚年

独断专行的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卜克内

西这位曾经为国际工人运动创造累累功勋、做

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领导者，因为长期居于

领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滋长了某些不健康

的情绪，沾染了某些腐朽的习气。老年的李卜

克内西在处理一些党内事务上固执己见，好走

极端，甚至还喜欢拉拢一些人对他搞个人崇拜。

对此，恩格斯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批评。他指出，

李卜克内西的这种做法无异于老拉萨尔分子的

做派，“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２６年了……掩饰

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

决不能成为党的信条”［８］６０３。

为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恩格斯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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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莉：恩格斯晚年对党内民主作风的思考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针对李卜克内西晚年的暮气沉沉、停步不前，恩

格斯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要

“尽量委婉地让他退休”［４］３７６，由党给他提供退

休养老金。显然，恩格斯在此已经敏锐地注意

到了党的领导人长期任职对党内民主以及党的

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恩格斯极力倡导平等、民主、健康的党内生

活，并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在革命实践中，恩

格斯总是真诚地尊重各国党及其领导人，从不

以领袖自居，从不乱发号施令，从不将自己的意

见强加于人。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给考茨基

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对我来说，完全撇开个

人，只谈问题本身，是唯一正确的。不然，有人

又会说我想从外面来操纵党等等。”［９］这深刻

体现了恩格斯指导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对于

既是自己的祖国，又拥有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

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恩格斯投入了更多的热

情和心血。他始终关注德国工人党的发展动

向，悉心指导德国工人运动，在每一个重要关

头，都适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李卜克

内西、倍倍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无不

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启迪和具体的帮助。但在具

体的事务中，恩格斯总是保持着应有的理智与

谨慎的态度。１８９０年，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

中说：“凡涉及德国党的策略的问题，不先了解

倍倍尔的意见（或者从《工人报》上或者从信

中），我一概不作决定。”［５］３７９１８９１年，在回复波

兰革命家、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瓦列里·符卢

勃列夫斯基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没有任何

权利干预我几乎毫不了解的波兰党的内部事

务，也没有任何权利干预门德尔森公民的私

事。”［４］７９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

党的指导是宏观的而不是具体的，是方向性的

而不是策略性的，是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盲目的

强制。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二国际领

导人维克多·阿德勒所说：“他是真正的领袖，

从未想到要监督别人；他是真正的导师，从未想

到要当一个严厉的训育员；他从不把自己的意

见当做决定性的意见强加于人，但是每个人都

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教益。他即使不能使人心

服口服，也会使人提高认识。”［１０］

总之，恩格斯晚年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

投入了极高的热情，他对党内民主制原则的坚

持，对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

视，对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方式的探索，以及对个

人崇拜的摒弃和健康党内生活的追求等，凝聚

着他的心血，彰显着他的智慧。恩格斯的这些

有益探索和真知灼见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

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

新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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